
第1 章 

「陳爺，四周潮氣越來越重，似乎即將有一場大雨，咱們的船可要暫時靠岸停泊？」

客船上一名經驗老道的老船工特來請示東家。 

坐在艙房裡一名蓄著鬍鬚，身量微胖的中年男子搖頭道：「不成，今天得在亥時前

趕到華陽碼頭去，明兒個一早，有批貨得交給人家，不能誤了時辰。老蔡，你讓咱們弟

兄辛苦些，加把勁趕路，工資我加發一倍。」這艘船雖是客船，但載客的同時也會順道

替人運送貨物。 

老船工猶豫了下，終究沒再說什麼的應了聲，離開東家的艙房，去向兄弟們轉告東

家意思，客船上六面風帆全都張開，在淮江上乘風航行。 

盛夏時分，船艙裡十分燠熱，待紅日隱沒於西山後，不少人紛紛跑到甲板上乘涼，

有一人抬頭望見天邊初升的月輪，咦了聲。 

「今兒個是滿月啊。」 

「今天十六了。」有人回了聲。 

「是我眼花還是怎麼了，我怎麼瞧著那月亮似乎是紅色的？」有人訝異的出聲。 

另一人抬目看去，附和道：「你說的沒錯，這月亮似乎泛著紅色。」 

「據說出現紅月可是不祥之兆。」有人驚慌道，他話才說完，忽然刮起大風，吹得

甲板上眾人踉蹌著有些站不穩身子，紛紛避進船艙裡。 

不久，那輪猩紅色的圓月被飄來的一片鉛灰色烏雲掩住。 

稍頃，黑雲中亮起一道道宛如蛟龍的閃電，旋即雷聲大作，一道落雷剛好砸落，喀

嚓一聲，一枝桅杆被劈斷，上頭的風帆頃刻間燒起來，下一瞬，天上落下的傾盆大雨，

正好澆熄起那熊熊火焰。 

這滂沱大雨一下便是一個多時辰，客船在雷暴雨中艱難的緩慢前行，船身在高漲的

風浪裡被顛得左搖右擺，晃得客船上的人心驚膽顫，唯恐船隻會被怒濤掀翻。 

因著這場突如其來的雷暴雨，眼看已無法在亥時趕到下一個渡頭，為顧及安全，船

東命船工們先將這艘客船駛向附近的岸邊下錨，打算暫時避一避這一場遽來的豪雨。 

風急浪高，船工們拚命搖著槳，卻抵擋不了湍急的江水和傾盆的暴雨，一時間，客

船只能在怒濤裡隨波起伏，無法航向岸邊停泊。 

此時船上一間艙房裡，有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姑娘躺在狹窄的木榻上，甫睜開緊閉

的雙眼，就因腹部襲來的劇痛蜷縮起身子。 

而艙房外，一名婆子和一名丫頭被顛得站不穩，急忙抱著一旁的柱子，才勉強穩住

身子，沒被顛得摔跤。 

那名丫頭整個人貼在柱子上，兩隻手牢牢抱著柱子，臉色有些發白的道：「這外頭

雨下這麼大，咱們的船不會有事吧？」她走出艙房，本是想去找人打探消息，看看眼下

是個什麼光景，這客船究竟能不能撐過這場暴風雨，可剛離開艙房，就被顛得站都站不

穩，無法再往前走。 



「咱們坐的這艘客船這麼大，想來不會有事，我只擔心四姑娘，萬一出了什麼事，

那可如何是好。」婆子面露愁容的瞥了眼身後的艙房，她原是想找人弄些藥來給突然昏

厥不醒的主子服用，才跟著一起出來。 

因沒再進船艙，所以她絲毫不知，就在她和那丫頭走出船艙不久，她口中的四姑娘

已然醒來，這會兒正被劇痛折騰得唇瓣都咬破，掌心也被掐出血來。 

「趙婆子，妳還有心情擔心四姑娘，咱們這船顛得越來越厲害，我只怕萬一撐不住，

咱們可都要沒命。」她不會鳧水啊。這麼一想，她心頭越發驚怕起來，沒好臉色的朝趙

婆子啐罵道，「我先前就說別坐船，妳非要坐船不可，這要是出事，全怪妳。」 

見她竟責怪起自己來，趙婆子哪忍得了，反駁道：「妳這丫頭恁地不講道理，坐船

雖是老婆子我提議的，可妳當時也沒反對，這會兒倒怪起我來。」 

「分明是妳慫恿四姑娘坐船，我一個丫頭哪能反對。」她說話時，一波巨浪打來，

船身被撞得猛然一晃，原本已朝岸邊駛去的船頭瞬間被打歪，船底撞上一塊礁石，瞬間，

滔滔江水從撞破的船底凶猛的灌入。 

船身顛簸搖晃得越發劇烈，整個客船上的人幾乎無人能再站穩，不少人都像木桶

般，隨著傾斜的船身滾來滾去，那丫頭和趙婆子滾到另一頭去，船上四處傳來驚叫聲和

嘶喊聲。 

「船要翻了！」 

「救命啊—」 

「我不會鳧水，誰快來救本少爺，本少爺給他一百兩銀子……」 

那丫頭也驚恐的尖叫著，伸長手拚命想抓住什麼來穩住身子，她好不容易辦妥了那

人的吩咐，只要回到府裡，就能得到兩百兩重賞，足夠她幫爹娘和弟弟在城裡買一棟宅

子，還能剩下一些銀子給弟弟娶媳婦，她不能就這樣死在這裡…… 

而此刻躺在艙房木榻上飽受劇痛折磨的寒招財也摔下木榻，撞上了一旁的艙壁，疼

痛稍緩，她睜開雙眼，聽見外頭四處傳來的呼救聲、驚慌失措的尖叫聲，她神色茫然，

一時無法釐清究竟發生什麼事。 

下一瞬，她感覺身下濕漉漉，因船艙裡的油燈在先前船身搖晃時掉落，已被趙婆子

給弄熄，這會兒艙房裡一片漆黑，她抬手一摸，發現身下都是水，藉著窗外不時劃過的

閃電，她隱約瞧見艙裡的情景。 

思及適才似乎聽見外頭有人在喊著船要翻了，她怔了怔，接著察覺到四周不停的搖

晃，令她難以置信的想，自己這會兒莫非是在船上？ 

漫進船艙裡的水越來越多，幾乎要淹過她躺在地板上的身子，她不好再想下去，趕

緊撐起身子，爬向艙門的方向。 

來到門前，她使勁的抬手推著艙門，卻怎麼都推不開。 

眼見水淹得越來越高，她心慌意亂，幸好不久船身下沉的速度似乎稍緩，她趕緊扶

著艙壁搖搖晃晃的往回走。 

這艘客船是樓船，上面有三層，底下也有三層，她所在的艙房在上面第二層，有個

能看到外頭的窗子，不過這些寒招財都不清楚，她只知道另一頭有扇窗子，艙房門推不

開，她打算從那扇窗子逃出去。 



家裡附近有條杏花溪，她曾跟著二哥學過鳧水，水性不差，只要能離開這裡，就不

怕淹死。 

來到窗邊，她隨手抄起一張長條椅，發狠的敲了幾下，終於擊破那扇菱格窗櫺，外

頭的水洶湧的沖進來，她加快速度掰開那些碎木條，好不容易清理出可容人進出的破洞

時，船身陡然一震，又再繼續往下沉，她一手抓著那張長椅，手腳並用的從她砸出的破

洞游出去。 

外頭就連接著江面，她冷不防灌進好幾口江水，腹部又猛然絞痛起來，她在水裡又

嘔又吐，隨即嘔出不少穢物，好半晌之後，那疼痛才漸漸止息。 

她喘息的浮出水面，將飄浮在不遠處的長條椅抓回來。 

回頭覷了眼身後的船，黑沉沉的烏雲籠罩著天穹，大雨中，傾覆的船身只看到幾枝

桅杆還露出江面。 

四周傳來呼救聲、哭號聲，但她實在沒有力氣再去救人，整個人虛弱的攀在長條椅

上，在翻騰的波濤中載浮載沉。 

打在身上的雨珠子讓人發疼，她將臉藏在長條椅子上，正心忖著眼下自己該不會是

在作夢吧，忽然間，在水下的左腳似是被什麼拽住，小腿一緊。 

思及幼時曾聽人提過水鬼找替身的傳說，她心中一寒，拚命蹬著腳，想把那拽著她

的東西蹬掉。 

然而蹬了半天，非但沒能甩脫那東西，她另一邊的腳踝也被抓住，嚇得她臉色一白。 

「走開、走開，你別抓著我……」 

 

 

淮江岸邊。 

不久前，大雨已停歇，月破雲出，柔亮的清輝遍灑在天地間，寒招財瞅了眼躺在她

身旁不遠處昏厥不醒的男子。 

先前就是這男人死命拽著她兩隻腳，害她險些跟著溺水，要不是她打小跟著二哥在

杏花溪裡玩，水性素來不錯，差點就讓他拖進水裡去了。 

為了拖這人上岸，累得她手腳發軟，只能待在岸邊休息，這會兒渾身濕漉漉的，幸

好氣候是盛夏，否則八成要活活凍死在這兒。 

見男子還昏迷著，她索性脫下身上的衣裙，將水擰乾後，她訝異的摸著那身輕薄柔

軟的料子，這種絲綢料子，一匹怕是要不少銀子。 

自己身上竟穿著一身這麼好的衣裙，讓她越發肯定眼下她必是在作夢，只是這夢還

真是逼真，連先前那折騰得她死去活來的絞痛，和此時的飢餓都如此鮮明。 

重新穿上擰乾的衣裙，歇息一會兒後，她抬首瞧了瞧四下，這會兒四周一片闃暗，

不過幸好今晚是滿月，藉著月光，她朝不遠處的那片林子走去，想找些野果來裹腹。 

鞋子早在水裡時就丟失，她脫去濕淋淋的羅襪，赤著腳踩在濕泥上。 

她所住的村子傍著一座山，小時候她常跟著二哥到山上玩，有時玩得野了，日落後

才下山，所以這會兒置身在這荒郊野地，心裡雖有些不安，可也不至於太驚慌，尤其一

想到這會兒是在夢裡，就更不怕。 



不過她還是沒敢走太遠，在發現兩株荔枝樹後，她找來一根樹枝，打下幾串荔枝。

這些荔枝生在野外，也沒人打理施肥，果實很小，又酸又澀，但她這會兒餓狠了，哪裡

會嫌棄，一連吃下十幾顆，才稍稍止了飢，再打下兩串荔枝帶回去。 

回來時，發現那男人已醒，一雙寒星般的眼眸盯著她，嗓音冷酷的問：「妳是何人？」 

「你的救命恩人。」 

那男子一怔，語氣緩了幾分，「先前客船翻覆，是姑娘救了我？」 

即使此刻圓月高懸，但到底不如太陽光那般燦亮，他只能依稀瞧見她的輪廓，沒能

看清她的模樣。 

「沒錯。」寒招財沒說出是他死命拽著她的腳，她才不得不救了他的事，不管怎麼

說，她救了他總是事實。 

路挽風拱手朝她道謝，「多謝姑娘的救命之恩。」 

寒招財將其中一串荔枝遞給他，「你餓了吧，我在附近找到一些荔枝，你先吃些墊

墊肚子。」 

路挽風抬手接過那串荔枝，道了聲謝，剝了一個入口，那酸澀的滋味讓他直皺起眉，

不肯再吃第二個。 

見他把剩下的荔枝丟到一旁不再吃，寒招財不解的問：「你不餓嗎？」 

「這荔枝酸澀得讓人難以下嚥。」他雖餓，但打小錦衣玉食，哪忍受得了這等粗食，

寧願忍著飢餓，也不願再嘗第二口。 

「是不好吃，可好歹能填填肚子。」她好意勸了句。 

「妳想吃拿去吃吧。」他將剩下的那些荔枝還給她。 

拿回那些荔枝，寒招財也沒再勸他，只是嘴裡咕噥著，「都什麼時候還挑嘴，不吃

就算了，我自個兒吃，摘這些荔枝可不容易，還嫌。」 

路挽風聽見，嘴角微動，似是想分辯幾句，但最後一句話也沒說。 

男女有別，又孤男寡女，他不好與寒招財在一處歇息，遂在附近找個避風的地方，

脫下身上的濕衣晾在一旁，打算等天一亮便找路離去。 

客船翻覆，無法如期回蘇雲城，父親和祖母怕是會擔憂，明日一早他得盡快趕回去

才成。 

寒招財也找了塊大石頭靠著，剝著荔枝吃著，那酸澀的果肉讓她瞇起眼，喃喃自語

的說了一句，「這酸澀的滋味簡直就像真的，一點也不像在夢裡。」 

 

 

「啊—」 

翌日，清晨時分，路挽風被一聲尖叫聲驚醒，睜開雙眼，一愣之後，想起昨夜的事，

他迅速起身，抄起一旁晾著的衣裳匆匆套上，擔心是那姑娘出了事，趕緊循著叫聲快步

趕去。 

來到江邊，昨夜波濤洶湧的江面如今已平息下來。寒招財呆愣愣的蹲在江邊，一臉

宛如被雷劈了的驚愕表情，瞠大雙眼，瞪著映在江面上自個兒的倒影。 

「發生什麼事了？」路挽風上前詢問。 



「我、我……」她抬手摸著自個兒的腮頰，滿臉不可置信，「這是我的臉？」 

「妳的臉怎麼了？」晨曦下，他看清她有著一張芙蓉臉，雙眼澄亮，整個人清豔柔

媚，他隱約覺得她有幾分面熟，但一時之間卻想不起來是在哪裡見過她，而此時她柔潤

的粉唇張著，流露出一抹迷惑之色，似是被什麼不可思議的事驚到了。 

「我……」她張著嘴，因為太過震驚遲遲說不出話來。 

這不是她原本的臉啊，原來的她不是長這模樣，更沒這般豔媚呀，這是怎麼回事啊？

她怎麼一覺醒來就換了張臉？ 

等等，一切的事似乎是從她昨天在那艘船上醒來後開始不對勁，原本她一直以為自

個兒是在作夢，可客船傾覆，她落在水裡，還有那莫名其妙的絞痛，以及吃到的那些酸

澀的荔枝，這一樁樁一件件都宛若真實。 

該不會是…… 

「唔—」突如其來的頭疼，令她兩手緊緊抱著腦袋，腦海裡閃過一幕幕畫面，那些

片段交錯的浮現在她眼前。 

見她神色痛苦，路挽風吃了一驚，上前關切的詢問，「姑娘，妳怎麼了？」他擔心

她一個不小心會栽進江裡，抬手輕扶著她的肩。 

待那頭疼漸漸止息，寒招財深吸幾口氣，理清思緒後，她抬手抹了抹自個兒的臉。

適才她接收了這具身軀裡殘留的一些記憶。 

這身子的原主兒叫婁竹心，死在先前那場絞痛裡，而後，她的魂魄不知怎地被吸引

進這副身軀裡。 

在婁竹心死去的時候，她剛巧也出了意外，那時她正端著一碗補藥要送去給大

哥…… 

娘想讓大哥、二哥考功名，因此自小就送他們入族學去讀書。 

不像自小調皮坐不住的二哥，大哥書讀得極好，兩年前才十六歲時，已考上秀才，

夫子認為今年的鄉試，大哥有機會能考上舉人，娘很高興，每夜都熬補藥給大哥吃。 

她端著補藥經過二哥房前，那時二哥剛巧從屋裡跑出來，撞上了她……然後，再醒

來時她就在船上了。 

昨夜她一直想不起來這事，隨著她接收婁竹心一部分的記憶，才憶起。 

寒招財忽然蹙起柳眉，她該不會是被二哥一撞給撞死了吧？所以她的魂魄才會跑到

這婁竹心身上來。 

若是如此，那向來疼愛她的爹娘還有大哥、二哥還不傷心死，尤其是撞死她的二哥，

豈不要自責死。 

不成，她得回去一趟，告訴他們她沒死，只是換了個殼子，而且這身子的臉比她原

來那副還美上幾分呢，這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正這般想著，她耳畔忽然傳來一道嗓音︱ 

「我想起來了。」 

她聞聲下意識的抬首望過去，下一瞬，就聽見對方接著說：「妳是婁家的四姑娘。」 

寒招財這才瞧清路挽風的長相，這人眉如墨染，鼻如懸膽，倒是生得一表人才，但

那神色卻十分冷峻。 



「想不到這麼巧，婁姑娘竟與我搭了同一艘客船。」 

寒招財沒想到他竟會認得這身子的原主，一時之間猶豫著要不要否認，她打算要回

自個兒的家去，如今被他認出來，萬一原主的家人找來，可就麻煩了。 

下一瞬，有段記憶一掠而過，她訕訕的從他身上收回眼神。 

婁竹心的父母曾經想將她許配給眼前這叫路挽風的人為妻，可沒想到人家瞧不上她

這個庶女，拒絕了。 

暗暗傾慕他的婁竹心，為此黯然神傷許久。直到數日前因著外祖母生辰，婁家的幾

個男人都有事，婁竹心上頭三個姊姊又都已出嫁，她嫡母便支使她攜了禮，去江揚城替

外祖母祝壽。 

回程時，她們主僕一行六人搭上那艘翻覆的客船，如今那同行的三名家丁和那伺候

婁竹心的婆子和丫頭也不知是死是活。 

見他在認出婁竹心的身分後，臉色便有些冷淡，約莫是也想起去年拒絕與她結親的

事，且聽他適才那話，好似懷疑她是刻意與他搭乘同艘客船，寒招財心裡有氣慢條斯理

的酸他幾句，「若是我早知你在那船上，我就不搭那船了；但若非我搭了那船，這會兒

你只怕是見不到今天的太陽。」 

「婁姑娘的救命之恩，路某自是不會忘記，此前我倒是未曾聽說婁姑娘會鳧水。」

聽見她話裡透著抹嘲諷，路挽風登時明白自己想岔了。他是為了要趕回蘇雲城，才臨時

決定搭上那艘翻覆的客船，她自是不可能事先得知。 

他是去年陪著祖母去城外問心觀拜神，偶然間在那裡遇見陪著嫡母去的婁竹心，兩

人因此有過一面之緣，不久，婁家便使人來說親，有意想將婁竹心許配給他。 

路家與寒家雖都是商戶，但他們兩家往來不多，他們路家自百年前便是官宦之家，

先後出過不少三品以上的大官，不過在曾祖父那一代，因遭了牽連，路家在朝為官的幾

人全被罷黜。 

隔了約莫十年之後，路家終於有一人被起復，因著路家人為官一向清廉，一大家子

的男人又都是手不能扛、肩不能挑的書生，這十年間，日子竟過得捉襟見肘，最後淪落

到變賣祖產的地步。 

曾祖父為防再發生此類事情，訂下規矩，此後只有大房、二房的子弟需進學考功名，

三房則行商。 

他祖父便是曾祖父的第三子，故而從那以後他們三房便開始經商，經過祖孫三代的

經營，如今路家三房已是富甲一方。 

而婁家卻是靠著將女兒嫁給那些官宦人家為妾，或是做填房，藉此與那些官員攀上

關係。 

也不只是婁家如此，其他商戶也有不少人這般行事，不過他對這種依靠家中女子來

攀權附貴的事有些瞧不上，故而在婁家提出有意與他結親時，便一口回絕。 

寒招財輕描淡寫回他一句，「我會什麼，難道還得差人告訴你不成？」 

回頭瞥見江面上自己披頭散髮的模樣，她用五指細細將那一頭黑綢般的長髮仔細梳

理好，簪子、髮釵全都掉進水裡，她隨手折了根細藤蔓暫時先紮起來，綁在腦後。 



路挽風用不著看，知曉自己多半也一頭亂髮，原先束在髮髻上的玉環早不知遺落在

哪裡，他學著她用五指梳理過後，同樣去折了根藤蔓，隨意紮起來。 

「婁姑娘，咱們找路離開吧。」怎麼說也算是相識一場，她又是自個兒的救命恩人，

他不好丟下她先走。 

寒招財瞅了眼初升的朝陽，和湛藍的晴空，有感而發道：「雨過天青，真難以想像

昨天曾下過那樣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雷雨，讓一艘偌大的客船傾覆沉沒，也不知道有多少

人能逃出來……」 

聞言，他想起那些隨從也不知是生是死，但此時他落難在此，也無計可施。 

「只希望大家都能像我們一般得救，走吧。」他此時飢腸轆轆，打算先去找些吃食

來填飽肚子。 

兩人往林子那頭走去，走了片刻，瞧見一株蓮霧樹，樹上結實纍纍，抬手便可摘到，

路挽風正餓著，伸手摘下一顆，只吃一口，便酸得倒牙，他連忙吐掉。 

在一旁看到的寒招財噗哧笑出聲，抬眼朝樹上瞅了瞅，摘了顆蓮霧，送進嘴裡，吃

得眉開眼笑，嘴裡一邊說：「真甜。」 

見她說甜，路挽風面露懷疑的看著她。 

寒招財笑得彎起嘴角，「你不信呀，沒騙你，我這顆真的很甜。」說完，她再吃了

幾口，臉上露出滿足的笑靨。 

路挽風瞥了眼手上那顆咬了一口的蓮霧，仍是不太相信她的話。 

寒招財很快吃完，踮起腳，再摘來兩顆，見他盯著她看，她笑咪咪將其中一顆遞給

他，隨口揶揄他道：「想不到堂堂路家大少爺竟然不懂要怎麼挑蓮霧吃，喏，給你，別

再犯傻了，不摘這些成熟的果子，偏要摘那還未熟的，當然酸啦。」 

被她這般嘲諷，路挽風心中雖有幾分不悅，但仍是接過那顆蓮霧，與先前自己摘的

那顆比了比，發現她摘的蓮霧果臍已完全展開，而他摘的還密合未開。 

他半信半疑的咬一口她摘的那顆，入口甘甜的滋味，令他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很快

便吃完一顆。 

接著他抬目望向垂掛在樹上的那些果實，只挑那些果臍已展開的摘，果然都沒再吃

到酸澀的，一連吃了七、八個，才稍稍止了腹中的飢餓。 

回頭，瞧見寒招財吃完後，再摘來幾顆抱在懷裡，沿著林子，未著鞋襪的一雙蓮足

從容的往外走去。 

他眸光掠過一抹狐疑，今日所見的婁竹心，性子與他先前所聽聞的似乎不太一

樣…… 

第2 章 

兩人出了林子停在岔路口，四下皆是荒蕪的山丘，不見一人，無人可問詢。 

「走左邊這條。」 

在聽見路挽風這麼說時，寒招財眼珠子一轉，指向右邊，「我覺得走右邊這條才對。」 



「左邊才對。」路挽風堅持。 

寒招財也不與他相爭，點頭說道：「要不這樣吧，你走左邊那條，我走右邊這條。」

這樣一來，她就可以趁機擺脫他。 

「我們兩人都是要回蘇雲城，為何要分開走，何況妳一個姑娘……」 

她抬手打斷他的話，「既然我們挑選的路不同，何不分開走，不是有句話叫道不同

不相為謀，雖然我是個姑娘，但我既有辦法能從水裡把你救起來，還能教你怎麼分辨蓮

霧，自是有辦法能自個兒回去，你就甭為我操心了。」 

她打小在杏花村長大，又常在村子旁那座大山滿山跑，要在荒郊野外求生，她比他

還懂。反倒是他一個大少爺，要從這兒平安的走出去，怕是沒那麼容易，他該擔心自己

才是。 

路挽風冷著臉糾正她，「那句話不是這麼用。」 

「什麼？」 

「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是這麼用。」 

「是嗎？」她摸摸鼻子，呵呵一笑。她從六歲到十歲，一直跟著大哥和二哥在族學

裡讀書。本來娘不肯送她去上族學，後來她去求了身為村長的大伯和大伯娘，他們連生

五個兒子，對她這唯一的侄女可疼得緊，她一撒嬌就答應了她，還替她去勸了娘，她爹

倒是不反對，於是她就在族學裡跟著大哥和二哥學了五年，讀書識字不成問題。 

不過夫子教的那些四書五經，她同二哥一樣，一讀就頭疼，但她算學倒是學得意外

的好，就連夫子都誇她。 

也不知是不是同她的名字有關，她打小就喜歡做一些能賺錢的事。 

約莫八歲那年，因她愛吃桑椹，那年山上的野生桑椹被人摘光，她便央著爹在自個

兒家的田裡種幾株桑樹。 

爹素來疼她，便在一畝旱田裡，種下二十來株桑椹苗，而後桑椹結滿果實，她和娘

摘下那些桑椹，做成桑椹醬，趁著趕集時，拿去集市上賣。 

後來有個婦人來偷摘她家桑葉，被她和爹抓到，那婦人說是因他們村子那兒的桑樹

得病全都死了，她家養的蠶沒桑葉可吃，聽說杏花村有種桑樹，所以才會跑來偷摘，求

他們放了他。 

她當時提出交換條件，讓婦人教她養蠶，以後便可以隨時來摘桑葉，婦人答應了。 

在她去婦人家學會以後，回來便教給娘和大伯娘，他們兩家開始養蠶，兩、三年後，

她家和大伯家靠著養蠶，一年就能賺得一、兩百兩的銀子，村子裡其他的人見狀，也開

始跟著養蠶。 

這期間她發現縣城裡的大戶人家喜歡賞蘭，便和二哥上山尋找一些罕見的蘭花回來

培養，等養好了，再送到城裡去賣。 

一株蘭花的價格，好的話有時能值好幾兩銀子，一年下來，往往能賺上幾十兩，村

子裡有人見了，也開始跟著上山找蘭花來賣。 

後來她見那些大戶人家喜歡風雅，於是想出一個主意，將幾種花草種在盆子裡，再

找來幾塊奇特的石頭，或是做些小房子、小橋、小椅子擺在裡頭，做成一個小小的花園。 



她和二哥先試做幾個拿到城裡去賣，當天就全被買走，賺了十五兩銀子，之後，村

子又有人開始仿效他們做起那小花園來賣。 

大伯和大伯娘常說她是村子裡的福星，這些年來出了不少賺錢的主意，不僅讓他們

寒家，連帶村子裡的人也賺得不少銀子，如今村民們頓頓都能吃到白米飯，孩子們也個

個都長得很結實。 

大伯娘還誇說娘給她取的名字沒取錯，果然很能招財。 

也不知現下爹娘他們怎麼樣了？ 

她無論如何都得甩開路挽風，趕回家一趟，免得家人不知情，以為二哥真撞死她了。 

想了想，寒招財提議道：「不如這樣吧，眼前的路就只有兩條，咱們兩人總有一人

能走對，你先走左邊那條，我走右邊這條，發現走錯了，再回頭就是了。」 

見她似乎打定主意想自個兒走，路挽風略一思忖，退讓一步，「妳若非走右邊這條，

那咱們就先走這條試試吧。」 

聽他竟不再堅持，她有些錯愕，「你不走左邊那條了？」 

「我不能丟下妳自個兒走。」當初他溺水時，她既沒棄他於不顧，他也不會棄她而

去。 

「我能照顧好自己，你用不著擔心。」她巴不得趕緊同他分道揚鑣，努力試著勸他

去走左邊那條。 

見她一再想趕他走，路挽風若有所思的覷著她，「妳在這種荒僻之地卻毫無畏懼，

看起來一點也不像養在深閨裡的大家閨秀。」 

「養在深閨裡的大家閨秀看起來應當是什麼樣的？」寒招財反問他。 

「當初我在問心觀第一次見到妳時，妳溫雅嫻靜，笑不露齒、行不露足。」說著，

他瞥了眼她裙襬下光裸的一雙蓮足。 

她垂眸看了眼自己那雙白皙的雙腳，笑了笑說：「鞋子先前落水時就丟失了，我不

赤著腳還能怎麼辦，難不成要我爬著走不成？」說完，她意有所指的瞟了眼他腳上那雙

靴子，似笑非笑的勸了他一句，「你那靴子還沒乾透吧，這般穿在腳上恐會悶出腳氣來。」 

最後她再補上幾句，「還有笑不露齒那是對陌生人才這般，咱們也算共患難過，沒

必要這般生疏。」從婁竹心殘存的那些記憶裡，她約莫知道原主生前是什麼樣的性情，

那與她原本的性子不太一樣，但現在又不在婁家，她沒打算扮成像她那般溫婉的淑女。 

聽見她這番話，路挽風軒眉微動，正要說什麼，又聽她啟口再說：「哦，對了，你

看起來也不像是會剋妻的人。」 

寒招財這般說，是有意想替原主出一口氣。 

她從原主的記憶裡，得知路挽風曾先後定過兩門親事，第一次剛定完親，那未婚妻

就染了怪病暴斃；第二次訂親完不久，對方就在自個兒府裡遭毒蛇咬死。後來路家又想

為他再說一門親，才剛請媒人去提，沒想到那家的姑娘就被不知是誰亂扔的石子給砸得

頭破血流，嚇得對方趕緊回了這樁婚事。 

從此路挽風剋妻之名傳了開來，與路家門當戶對的人家，一時之間沒人再敢與他結

親。 



後來婁竹心陪嫡母去問心觀拜神，巧遇陪祖母去的路挽風，婁竹心對他一見鍾情，

被她嫡母看出來了。 

她嫡母多半是覺得路挽風有剋妻之名，怕是不好找到門當戶對的姑娘，所以才慫恿

她爹找人去向路家提出結親之意，想趁此機會與路家攀上關係，沒想到人家絲毫看不上

婁家，更瞧不上她這區區庶女，毫不留情的回絕了。 

聞言，路挽風臉色一沉，他哪會不知她是存心說這話來刺他，約莫是想報復當初他

拒了與她的親事。 

他一個大男人，不想與她做這口舌之爭，而且，不管怎麼說，她終是有恩於他，因

此縱使心中再不悅，他也沒對她說出難聽的話來，冷著臉提步走往右邊那條路。 

見他被她說得無話可回，寒招財翹起嘴角，慢吞吞的跟在他身後，一邊尋思著要怎

麼樣才能擺脫這人。 

其實他若是翻臉罵她，她正好可以藉機與他大吵一架，而後便可名正言順的各走各

的，哪裡想到他竟能忍下這口氣，一句話也不回。 

 

 

路挽風在一旁默默望著坐在一塊石頭上的寒招財，見她俐落的用山泉將腳底洗淨，

再在佈滿水泡的腳底敷上適才摘來後搗爛的藥草，最後再取過兩片如腳底大小的肥厚葉

片，用藤蔓牢牢綑在腳底。 

處理完這些，寒招財站起來，朝他露齒一笑道：「好了，咱們走吧。」這身子真是

沒用，才走小半天，腳底就磨出水泡來。 

他猶豫一瞬，朝她微蹲下身子，說道：「上來。」腳底傷成那樣，她先前竟是一聲

都不吭，讓他有些佩服她。 

「做什麼？」她一愣。 

「妳腳底都起了水泡，我背妳一程。」 

她輕笑了聲，「你這是為了報答我的救命之恩？」 

「不是。這不過是舉手之勞，豈能與婁姑娘的救命之恩相比。」 

「那是為什麼？」她好奇一問。 

「我們既然結伴同行，便該互相扶助，妳先前不也教了我怎麼分辨蓮霧？」 

「可咱們男女授受不親。」她倒是想讓他背，能輕鬆些，可不得不顧慮到彼此的身

分。 

「和尚都能背不敢涉水的婦人過河，如今妳腳上有傷，我背妳一程，也是基於道義。」

他一臉嚴肅。 

覺得他這話說得十分有理，寒招財不再顧忌，爬上他的背，他輕托著她的臀站起身，

步履沉穩的往山下走去。 

她兩隻手輕輕圈著他的頸子，除了家人，她第一次同男人如此親近，也不知是不是

日頭太烈，曬得她的臉開始發燙起來，胸口好像有隻野兔在亂闖，心音怦咚怦咚的有些

亂了序。 



陡然間瞥見他兩隻耳朵紅通通的，發現不是只有自個兒在害臊，他也一樣，她唇瓣

漾開笑，故意問他，「欸，你是第一次背姑娘嗎？」 

「嗯。」他低應了聲。 

「背姑娘的感覺怎麼樣？」 

「沒怎麼樣。」 

「可是你的耳朵都紅了。」 

「太熱了。」 

她隱隱察覺到他被她問得身子微微一僵，笑盈盈接著再問：「那我會不會很重？」 

「不會。」 

聽出他語氣已微微流露出不耐煩，她笑咪咪說道：「你要是累的話，就放我下來，

我能自己走。」她這是以退為進，實際上她還想再在他背上偷懶一會兒。 

「我還不累。」 

聽他如她所願說出這句話，寒招財心情極好的說：「那我說個故事給你聽。」也不

等他開口說要不要聽，她就自顧自講下去，「從前山上住著一隻白虎精，他瞧上了一頭

野豬精，但野豬精看上的卻是一條青蛇妖，沒想到那青蛇妖中意的竟是一隻蜘蛛精，蜘

蛛精卻迷戀上一隻蝶妖，誰知那蝶妖則對一隻黃鼠狠一見鍾情……」 

聽到這裡，路挽風終於忍不住出聲，「妳這故事怎麼沒完沒了，就沒有兩情相悅的

嗎，全都是一廂情願？」 

「原來你有認真在聽我說故事啊。」她笑咪咪道。 

發現自己被她作弄了，路挽風抿著唇不再出聲。 

「其實也不是沒有兩情相悅的，故事我還沒說完呢。」她帶著笑意的嗓音迴蕩在靜

謐的山林間，「後來黃鼠狼遇見一隻耗子精，兩隻妖怪為了爭奪一隻貓妖打起來，耗子

打跑黃鼠狼，最後贏得貓妖的芳心，兩隻妖怪就拜天地洞房啦。」 

她的氣息拂在他頸後，柔嫩的雙手環在他頸子上，耳畔傳來她那脆亮的嗓音，先前

因淪落在荒野之間而產生的隱隱焦躁彷彿被撫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陌生的情愫，路

挽風的步伐不禁漸漸放慢了幾分。 

 

 

日落時分，終於瞧見不遠處有裊裊炊煙，有炊煙就表示那裡有人家，寒招財與路挽

風相覷一眼，臉上都露出一抹欣喜之色，加快腳步朝那裡走去。 

寒招財也顧不得腳疼，比他還快兩步來到那戶人家前，抬手敲了門。 

「有人在嗎？」 

片刻後，裡面傳來回應，「是誰啊？」 

「我和兄長在山裡迷了路，想來問問下山的路怎麼走？」寒招財盤算著，待會問好

路，再想辦法在這裡留宿一夜，明天一早再下山。 

須臾，木門咿呀打開，開門的是一名年約五旬，鬚髮皆白的矮瘦老者，瞧見門外寒

招財那張豔媚的臉龐，忍不住為之驚豔，下一瞬想到什麼，面露驚疑之色，脫口道：「妳

是人是鬼？」 



在這荒涼的山上，突然出現這般美貌的女子，不得不令他起疑，他住在山上兩年多，

雖不曾見過什麼精怪，可以前也沒少聽說那些鬼怪的傳說。 

被他這般懷疑，寒招財好笑的回答，「老丈，您看清楚，我是人，活生生的人，您

瞧我有影子的。」她指著映在地上的身影。 

後頭的路挽風上前一步攔在她面前，出聲問道：「老丈，我們想下山去蘇雲城，請

問該走哪條路？」 

老丈打量兩人幾眼，疑惑的問：「你們要去蘇雲城，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寒招財在後頭搭腔，「我們先前搭的客船在淮江翻覆了，我們是從岸邊那兒一路走

過來的。」 

老丈聞言驚訝道：「這好端端的船怎麼會翻了？」 

「昨兒個忽然下起一場雷暴雨，那雨來得又急又猛，還有落雷擊中咱們的船，那船

就被雷擊沉了，我和兄長死裡逃生，好不容易才游到岸邊，這才撿回一條命。」事實上

寒招財對客船是怎麼傾覆的壓根就不清楚，只是隨口瞎說了幾句，好取信於這老丈。 

老丈納悶的道：「可咱們這兒沒下雨啊。」 

「大雨八成都下到江上去了，您不知道昨天那雨就宛如天上破了個大洞，一桶一桶

的往下倒，還有那電閃雷鳴，簡直就像是天要塌了，還有哪，那江裡就像有好幾條蛟龍

在鬥法，把整條江給攪得天翻地覆，可嚇死人了！」加油添醋的說完，寒招財還拍了拍

胸脯，露出一臉餘悸猶存的驚恐表情。 

老丈聽見她的話，想像著那光景，也皺起眉頭，黑瘦的臉上少了分防備之色，多了

分同情，「那麼可怕，你們也算是命大。」 

「可不是，也不知船上的人能逃出來幾個。」她深深嘆了口氣，把話題繞了回去，

「老丈，咱們原本是要去蘇雲城，這會兒船翻了，只能走陸路過去，您可知道這路要怎

麼走？」 

老丈指著一條山徑說道：「你們下山後就會看到白豐鎮，從白豐鎮前往綏城，綏城

那兒就有驛車往返蘇雲城。」 

「那從這兒下山約莫要多久？」 

「腳程快的話差不多要一、兩個時辰，這會兒天色也不早了，要不你們就在我這兒

歇一夜，明兒個一早再下山。」老丈已信了寒招財所說的那些話，好心說道。 

「那就多謝老丈了。」見不僅問到路，還能在這裡過夜，寒招財笑盈盈推開擋在她

身前的路挽風，熱絡的說著，「您這會兒是在做晚飯嗎，要不要我幫忙？」她想趁機撈

頓飯吃，從昨夜到方才吃的都是山果，她很想吃頓熱騰騰的飯菜。 

「我這兒也沒什麼好招待的，只摘了些野菜和筍子，配些粗糧吃。」 

「我認得不少野菜，我再去替您摘些回來，我從那邊過來時，還瞧見不少能吃的野

菇，我順道摘些。」說完，寒招財興匆匆的往回走。 

路挽風若有所思的瞥她一眼，接著朝那老丈微微頷首，跟著她過去，瞧見她沿著山

徑，俐落的摘了不少野菜野菇。 

他第一回見到婁竹心與這兩日所見，性子竟是大相逕庭，宛若兩人，尤其她知道不

少他都不知道的事。這一路走來，她不僅能找到哪裡有山泉可飲，還會分辨能食用的山



果，且儘管走得腳底都起泡，她也沒抱怨一句，還知道自己採來藥草敷在腳底，再在腳

下綁上肥厚的葉片，充當鞋墊。 

她所做的這一切，絲毫不像是一個養在深閨的大家閨秀會做的事，他心底的疑惑不

由加深幾分。 

他曾懷疑過她也許是冒名頂替，但雖與婁竹心只見過一面，可他認人的本領極強，

自問絕不會認錯人。 

另一樁令他起疑的事是，她似乎一直想擺脫他，自個兒一個人走。 

且不說兩人都住在蘇雲城，單說她一個姑娘，能有個知根知底的同伴一路相陪，總

好過她獨自一人上路。 

除非……他們兩人不同路，她壓根沒打算回蘇雲城。 

他按下這懷疑，接過她遞來的那些野菜和野菇。 

「你別杵在一旁看著，幫忙拿一些。」寒招財把摘來的那些野菜和野菇堆進他懷裡，

回頭再摘了一些，直到兩手都抱不下，才回頭朝那老丈家走去。 

一回到老丈家，她直接打水把野菜和野菇洗淨，拿去灶房，與正熬著粥的老丈閒聊。 

「姑娘，妳怎麼採了這麼多野菜和野菇，咦，這種草和這種菇也能吃嗎？」 

「能吃，這種草可嫩了，炒來吃可好吃了，還有這種菇味道也很鮮。」她自告奮勇

接過煮晚膳的大任，熟練的將一半的野菜、野菇下鍋熬湯，嘴巴也沒閒著，繼續說著，

「老丈，剩下的這些留著明兒個再吃，若覺得好吃，以後您也可以自個兒去摘來吃，這

附近長了不少這種菇呢，不過您要認好，有些菇長得雖像，但卻有毒，可不能隨意摘來

食用，會死人的。」 

「好，若好吃，以後我再去採來吃，以前倒是不知道這種菇能吃呢。」他也是這兩

年才搬來這住，先前並不住在這山上。 

「對了，老丈，您怎麼會自個兒一個人住在這山上？您家人呢？」 

聽她提起這事，那老丈搖頭嘆氣，「家門不幸哪，原本我是住在山下的鎮子裡，還

有些家底，可唯一的兒子不孝，賭光那些家產，還被人打死，我老伴受不住這喪子之痛，

兩年前也跟著去了，宅子又被我那不孝的兒子押給了賭坊，我沒地方住，一個親戚見我

可憐，便將這山上的房子借我暫時棲身，平日裡我就編些草鞋拿到山下的鎮上去賣，賺

幾文錢糊口。」 

寒招財很同情他的遭遇，但無奈她現下身上沒半兩銀子，也幫不了他，她一邊熬著

野菜野菇湯，同時炒了些老丈先前採來的筍子。 

兩人再閒聊幾句，老丈見她沒穿鞋，問明原由，得知她的鞋子先前在那船翻覆時掉

落在水裡，便回屋裡拿了一雙他編的草鞋給她。 

寒招財接過，欣喜的道謝，「多謝老丈，待會兒炒完這筍子我就換上，可惜我身上

的銀兩全都落在江裡，這會也沒半分錢可以給您。」 

老丈直擺著手，「這草鞋是我自個兒做的，不值什麼銀子，妳不嫌棄穿著就是了。」 

「好不容易能有雙鞋子穿，我感激都來不及，哪裡還會嫌棄。」 

不久，炒完筍子，她出去換上草鞋，帶著一臉笑走進來。「老丈編的這草鞋，穿起

來挺舒服的。」 



「唉，我都這一把年紀，也就這點手藝了。」 

兩人一邊說著話，湯已煮好，她和老丈將菜端到前頭的堂屋去，沒見著路挽風，她

出去找了一圈，才在後院找著他，招呼他進去吃飯。 

三人坐在桌前，那老丈嚐了野菜和野菇，讚不絕口。以前燒飯這種事，都是自家婆

娘在做，但如今也只能自個兒燒來吃，能煮熟就不錯，哪還能講究味道，這頓飯是他在

妻子過世後，吃到最美味的一頓飯。 

路挽風不發一語，埋頭一口接一口的吃著，很快就吃了兩碗。 

老丈熬的粥，寒招財和路挽風都沒好意思吃，留給他吃，兩人只吃著那些野菜野菇

和筍子，但只吃菜容易餓，發現屋後老丈還種了些紅薯，寒招財去挖了幾條，送進灶裡

烤來吃。 

終於吃到一頓熱騰騰的飯菜，她滿足的揉揉肚子，去把碗盤洗乾淨，同時燒了些熱

水來淨身。 

這房子也沒多餘的房間，只剩一間空房，路挽風和她畢竟不是親兄妹，不好與她同

睡一房，在淨了身後，他走進堂屋，將幾張長條椅拼在一塊，將就一夜。 

躺在椅子上，路挽風思忖著婁竹心身上的異常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宛如打小就在鄉村裡長大，所以才會知道哪些野菜可食，哪些野菇可採，還能燒

得一手好菜，瞧她幹活做事時那俐落的模樣，壓根就不像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家姑娘。 

難道……她先前一直被婁家養在鄉下的農莊裡嗎？ 

 

 

一早起來，寒招財洗漱後，又去採了些野菜和野菇回來，再去後院挖了幾條紅薯，

切成塊，升火與那些野菜野菇一塊煮了，與老丈和路挽風一起分食。 

用完早飯，兩人便向老丈告辭下山去。 

臨走前，她向那老丈要來一個破舊的籮筐，背在背後，一邊往山下走，一邊摘著草

藥。 

「妳這是在做什麼？」路挽風不明所以的問，他們都要下山了，她還摘這些野菜，

難不成是打算拿到山下煮嗎？ 

「我在採益母草，就是這種開著淡紫色小花的草，待會進了白豐鎮，可以拿去藥鋪

換些銀子，你也別杵在那兒看著，快幫忙摘。」 

路挽風皺起眉，「銀子我多的是，沒必要採這些草藥換銀子。」 

寒招財抬眼看向他，「你身上還有銀子？」落水後，婁竹心身上所有的佩飾都掉在

水裡，她不信他身上的錢袋還能留著。 

路挽風下意識的探向袖口，這才想起來錢袋早已遺落在江裡，這會兒他拿不出一文

錢來，困窘的說了句，「等到了綏城，就有我路家的商號，屆時就有銀子了。」 

她慢條斯理的提醒他，「你打算不吃不喝一路走到綏城嗎？」她昨日問過那老丈，

從白豐城到綏城，步行的話，至少要走上一天一夜，她可沒打算用雙腳走到綏城去。 



而杏花村所在的流倉縣，與他要去的蘇雲城在不同方向，從綏城到流倉縣，還要三

日的路程，所以昨日她發現這山裡生了不少益母草後，就盤算著下山前要摘些來賣錢，

做回鄉的盤纏。 

被她給問得一窒，靜默一瞬，路挽風仔細辨認她採的草藥後，也彎腰默默採起草藥

來，寒招財抿唇一笑，覺得這人倒是能屈能伸，不是那種嬌貴的大少爺。 

一個多時辰過去，兩人已採了滿滿一籮筐的草藥。直到再也裝不下，才慢慢往山下

走去。 

路挽風瞟了眼她背上的那只籮筐，伸出手道：「我來背吧。」他一個大男人，沒理

由空著手，讓一個姑娘家背著那裝滿藥草的籮筐。 

見他肯背，寒招財樂得卸下籮筐遞給他，肩上沒了那筐沉重的草藥，她走起路來輕

鬆許多，與他閒聊著。 

「欸，路挽風，你家的商號和婁家比起來，哪家的商號大？賺的銀子更多？」她從

婁竹心的記憶裡，得知路、婁兩家都在蘇雲城裡，兩家都是富甲一方的商賈。 

路挽風瞟她一眼，淡淡回道：「我沒看過你們婁家的帳，無法得知哪家銀子賺得多，

至於商號，兩家數量差不多吧。」路、婁兩家所做的買賣，有一樣的，也有不一樣的。

像是絲綢和米糧的買賣，兩家都有做，而婁家玉器的買賣，路家就沒碰，同樣的，路家

的瓷器，婁家也沒做。 

寒招財發現他縱使肩上背著筐草藥，也絲毫沒有減損那身冷峻沉穩的氣度，就彷彿

身上背著的不是破舊的籮筐，而是金子打造的書箱，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 

「聽說你十六歲就接手路家的生意，做生意的手腕不遜於你爹，這六、七年來，你

們路家的買賣在你手上就翻了一倍有餘。」婁竹心生前傾心於他，因此對他的事特別留

心，知道他才十六歲就一肩挑起家業，傾慕之餘，心中對他更是欽佩不已。 

路挽風沒有絲毫自傲，搖頭道：「我父親在六年前遭逢意外，受了傷後，雖鮮少在

人前露面，但生意上的事，我仍是常向父親請益，這些年來多虧父親教導，路家的商號

才能有今天的規模。」 

人人皆道他小小年紀就撐起路家那偌大的家業，殊不知，若沒父親在一旁指點，讓

他少走許多冤枉路，路家也不會有今日，這路家其實是父親和他一塊撐下來的。 

說完這事，瞥見她那張白皙的臉龐被烈日曬得發紅，額上沁了一層薄汗，路挽風抬

目朝山道旁搜尋了會兒，摘來姑婆芋的葉片，遞給她。 

寒招財不解的望著他，「你給我這葉子做什麼？」 

「給妳遮陽。」他彷彿有些彆扭，將葉子塞到她手上後，就大步往前走。 

寒招財望著他頎長的背影笑了笑，沒想到這位路家大少爺很體貼，把葉子遮在頭

頂，她跟在他身後不疾不徐的往山下走。 

進了白豐城，兩人找到一間藥鋪，討價還價後，把採來的草藥都賣了，得了三十八

文錢。 

出來後，路挽風皺著眉頭，瞪著她手裡那幾十文錢。 

寒招財很快點了十九文錢分給他，草藥是兩人一塊採的，賣得的銀子自然一人一半。 



「那一大籮筐的草藥，竟然只賣了三十幾文錢，該不是那掌櫃欺咱們是外地來的，

所以壓了價？」路挽風有些懷疑，路家沒做藥材的買賣，故而他不知草藥的行情，適才

全都由她出面與那掌櫃談。 

「這草藥也不算什麼貴重的藥材，山裡常見，掌櫃給咱們這價錢還算公道。」她解

釋了句，疲憊的掩唇打了個呵欠。 

小時候她和二哥，還有村子裡的孩子為了買糖吃，跟著大人認了幾種草藥，上山時

就採了草藥拿到城裡去賣，換得的銅錢，大夥再一塊買糖來分著吃。那時他們都還小，

能採到的藥草也不多，往往採了大半天，還賣不到十文錢呢。 

聽完她所說，路挽風看著手裡那些銅錢，「這幾文錢還不夠讓咱們雇車到綏城去。」 

「咱們去車馬行打聽看看，有沒有車要往綏城去，搭順風車的話，就不需要太多銀

子，若是還不夠，大不了咱們就在這鎮裡找些活來幹，等賺夠了銀子再到綏城。」說完，

她抬手輕輕敲了敲發疼的腦袋。 

「不成，我趕著要回蘇雲城去，不能在這裡耽擱。」 

她沒好氣的橫他一眼，她也趕著回家去，可沒銀子啊，能怎麼辦？ 

路挽風略一遲疑，從衣襟裡掏出一塊玉墜，那是一隻白玉雕成的貔貅，這是他出生

後，當時還未過世的祖父，得了一塊上等的羊脂白玉，特地找來玉匠給他雕了這隻貔貅，

他自小戴在頸子上，從未離身，即使先前客船傾覆落水，這玉墜也未丟失，這是眼下他

身上唯一值錢之物。 

「我把這玉墜拿去典當，就有足夠的銀子回到綏城了。」 

寒招財看著那枚貔貅玉墜，從那溫潤瑩白的色澤，知道價值不菲，好心的說了句，

「你這玉墜在這小鎮上典當，只怕當不了太多銀子。」 

「只要夠咱們到綏城的路費就成了。」他沒打算死當，等到綏城，他會再派人過來

贖回這玉墜。 

說完，路挽風即刻找人打聽哪裡有當鋪，很快便當了這玉墜，接著便拿這筆銀子，

到車馬行雇了輛馬車。 

待兩人一塊上了馬車，路挽風用剩下的銀子買來一些吃食，遞給她。 

寒招財不解的抬眸覷向他，那是用他的銀子買來的，給她做什麼？ 

「妳拿著，若餓了就拿去吃，咱們應當過午之後就能抵達綏城，等到了路家的商號，

我會命人準備另一輛馬車，送咱們回蘇雲城。」見她昨夜似是沒睡好，面帶倦色，他再

說了句，「路上會有些趕，妳不如趁這會兒先休息一下。」 

聞言，寒招財提議道：「你這般著急，不如到了綏城，你先回去。」 

「咱們都要回蘇雲城，我豈能丟下妳先走。」 

「我一點都不介意，你先回去就是，用不著管我。」 

「我不放心讓妳一個姑娘家自己回去，萬一半途遇上歹人，該如何是好。」他那雙

寒星般的眼眸緊盯著她。 

「哎，我不會這麼倒楣的，再說我很機靈，絕不會有事，你儘管放心就是。」 

「妳不想與我同行，可是有別的原因？」路挽風試探。 



「哪有什麼原因，只不過是因為先前落水受了驚嚇，所以才不想太趕，以免累出病

來。」她說這話也不全是騙他，今天一早，她的腦袋就隱隱作疼，這會兒昏昏沉沉的想

睡覺。 

「妳在馬車上大可休息。」 

「馬車顛簸，哪能安穩的睡一覺啊。」說到這兒，她已有些撐不下去，「你還是別

管我，自己先回去吧。」輕闔著眼，小聲的說完最後一句，她便靠著車壁，昏昏沉沉的

睡了過去。 

 


